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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蘸血泪话“水患”

陈 自 丁 荣 先 等立

一、民国八年内乡灾荒见闻

大雨下降，堂屋门口看不见厢房门口的人。

屋檐流水，伸手可接一盆。瞩目一望，韩庄已沉

没在汪洋大水之中。淹死的人沿岸各处皆有三四

百人之多。

民国 年（ 年）夏秋之交，内乡连降暴雨，大小河沟，

积水四溢。大雨之后，又微雨时降，继之密云滚滚，掠空而西。

而后天气闷热，微风不动。据宿儒王鸿恩咏灾诗序所载：“民国

年阴历六月十日，彻夜大雨，十一日黎明，房屋鸡犬飘浮逐

流，人畜纵横；淹死士、女百余人。”根据我所回忆：一个炎热

的下午大雨下降，堂屋门口看不见厢房门口的人。屋檐流水，

伸手可接一盆。如此持续约两个多钟头。继之中雨不停。入夜

雨声大一阵，小一阵。我守在祖母身旁，祖母时时嘱我不要睡

着，以应付非常的事变发生。好容易熬到天明，雨稍停， 岁的

我心想野外不知要发生多大的变化，遂赤脚卷裤到村外看大水。

我村西边二里许的湍河，呼呼隆隆的水声，清晰可闻，看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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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已有许多。瞩目一望，韩庄已沉没在汪洋大水之中，内乡

数一大河的湍河，波涛汹涌，奔腾澎湃。一个飞浪从韩庄竹园

和树林中出现，前浪未去，后浪又来，越叠越高，好似斩断的

丘陵。及至赵家，河床稍宽，飞浪骤一伸腰，水向两边飞腾。

一浪初息，一浪又来，水面杂以云雾。河西高峻的雁山，不可

复见。赤眉街中的树木，房屋不能辨认。当第二飞浪横展两翼，

冲向左右，有人高喊：“大水到西渠外啦！快跑！”看大水的人

一哄而散。我回到家中，大雨又下了，祖父命令我们都进入砖

房的祠堂里。我再无胆出外看大水了。雨时大时小，祠堂周围

原用以防匪的土墙，一段一段的扑通扑通的倒下，门窗震动哗

哗有声。当地雨水为湍河向东流的大水所阻，汇集起来，流向

祠堂院里，越积越深，我祖父说：“不要怕，屋内的桌高三尺，

人又高三尺，进屋的水不会有六尺深。”雨由大变小，渐渐停止

了。 点以后，太阳露出笑脸，湍河的水不再向东泛滥，各家

又踏着泥泞回了家。这时，人烟较多，所盖房屋，家与家之间

有较大的流水道，房屋都侥幸还没有倒塌。

当时有人编了歌谣：“水到夏馆天未明，一下刮的溜溜清；

水到急滩喝罢汤，一下刮个溜溜光。”大水在 点左右到夏馆，

晚上 点 个钟头的时间内流程到邓县的急滩。在 华里。

当大水来时，夹杂大量树木，房屋檩条、家具顺流而下，

还有一些麦秸垛，一湮一湮的随水漂流。淹死的人沿岸各处皆

有，以夏馆一带最为严重，据说有三四百人之多。赤眉东北韩

庄马天迟，被水冲走，幸遇一树，抓住树枝，将发辫缠上，漂

流数里，冲至河边，得免于死。大水过后，两岸遗尸累累。

水流最大时，被水淹没的地方东至小王营，西至赤眉寨墙

根。内乡城东湍河一只渡船，牵绳拴在花园路南高崖的槐树上。

水宽东至白冈，西至顶水庵，城南东至符营，西至疙瘩庙，相

当于黄河的流量。两岸良田水冲沙压者无算，仅赤眉东边稻田

积沙，农民移置成大堆，经 年才迁运完功。鱼贯口，韩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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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原为赤眉肥沃之区，大水前稻谷亩产常在 斤以上，大

水剥去表土，遂致减收，至今仍未恢复原状。

赤眉的福山寺南潭营、杨营、小河一带受灾更为严重，房

屋淹塌甚多，夏收小麦淋雨霉烂，大户王希孔出粮赈济，并将

其竹园砍伐，为灾民筑房屋。

湍河水患大抵如是，而内乡境内的老灌河、默河及其他大

小河流，冲毁良田若干万亩，毁坏房屋、淹死人畜又不知凡几。

据称为明朝成化以来仅有的大水。

民国 年，夏季因去年的大水冲刷表土，农田瘠贫。小麦

亩产 余斤，生活所需，多指望秋季玉米。麦收后下了雨，玉

米苗长大以后，终日烈日炎炎，万里晴空，星雨不滴。玉米豆

类，颗粒未收。秋季人们以干红薯叶和藜藿为食。种毕后，因

镇平收成较好，贩卖粮食，云集于马山口。于是农民变卖家具

什物，换得一点粮食。赤眉街的粮行除逢集赊粮外，总有中年

妇女、老太太各持笤帚、小簸箕，争扫买粮洒下的几粒粮食，

争抢不及，常致斗殴。

卖家具买粮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这之后只能靠剥榆

树、梧桐树皮，辗碎炕烙当馍吃。许多家庭扶老携幼逃往镇平

的清化、穰东讨饭为生，甚至卖儿鬻女。陈营陈双成将三儿卖

于清化某家做螟蛉；陈宗雨瞒着姐夫，携其姐卖于穰东某人为

妻；小学教员陈定基到镇平讨饭，因大雪刺目，回家数月不能

看书。

春天到了，野草成为人们的主食，柳叶绽，榆钱结了，又

成为农民的较好食品。陈营中一株大榆树，陈麻康腰插斧头，

爬到树杆上，将碗粗的榆树，叮叮的砍下，树枝噗嚓一声歪下

来，树顶端先着地，陈同宽的女人疾行前往争拉榆钱，树枝根

端倒下恰好打在她头上，立即毙命。

榆钱由青变黄，人们每日上树采摘为食，所有粪缸都充满

了没有被消化的榆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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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歹民多由一人为首领，黄昏后在郊野“对码子”

（用暗号集合人），各持刀斧，去抢劫稍有存粮的人家。有些人

无奈，将一点粮食装到夜壶中。

（陈自立）

二、洪水泛滥如是说

六月初四，乌云密布，大雨如注，连续三天

不停，但无雷电，人称之曰“海雨”。晚时只看到

黑云更重，在槐树关的河泰山庙的山腰出现了黑、

蓝、红、黄的云雾围绕山腰，不多时听到水声巨

响，水头下来了。江中有眼如灯笼的怪物，乘水

奔流。

旧均县城为蛤蟆形的建筑，濒临汉江西岸。其东大门为蛤

蟆嘴，左上水门，右小东门为眼，背靠西岗。东南低，西北较

高。东南门城墙高约三丈多。

年（在民国 年），我年已 岁，记得在农历六月，

阴雨绵绵。至六月初四，更是乌云密布，大雨如注，连续三天

不停，但无雷电，人称之曰“海雨”。这时，汉江水汹涌飞涨。

至初五，水已平堤围城。次日洪峰达最高点。到初七，江水不

涨不退，夜晚水开始消退，而且消得很快，天亮水位已降到堤

下。

原在初四日下午，江水虽涨但水位尚在堤下。晚些时，据

槐树关居民徐凤英亲自目睹洪峰来时的情况说：“初四晚时只看

到黑云更重，在槐树关的河泰山庙的山腰出现了黑、蓝、红、

黄的云雾围绕山腰，不多时听到水声巨响，水头（洪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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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势凶猛，像丈余高的陡墙横江而下，非常吓人。我定过

神来，才知水已进屋。我奶奶的鞋已被冲走两尺多远。我们急

忙到山坡高处邻居家中。次日，我站到坡上看到满江尽是柴草、

桌凳、木板和树木，随水翻滚奔流。还有一个人骑在大树杈上，

一个巨浪冲压过来，树翻了个身，人却不见了。沧浪亭脚下的

‘孺子歌处’四个大字尚能看到 ”城内居民丁锡福说：“初六

日，我戴上雨帽在城墙上看涨水，这时水已淹没大东门洞，叫

人心惊胆颤。如城墙稍有裂缝，全城人的性命都要完了。江面

是黄汤似的江水，如野马奔腾，除浮流着柴草树木外，不时有

牛羊牲畜和人顺流而下，甚为凄惨。”

初五日下午水已围城，当时保甲人员或居民群众组织抢堵

城门的进水。驻均师管区也有些人参加抗洪。先堵东南门，上

水门下午晚些开始抢堵，采用强收一切能堵水的物资堵水，如

被套、被子、棉花、布袋装上土堵水，南城门并强收富户粮食

装麻袋抢堵。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大家也就不能说个“不”

字了。这样一来，水总算被堵不能畅通进城了，但江水顺着城

墙修建的出水洞倒灌入城，加之所降的雨水积聚不能流出，地

下水也不断冒出，城内水位仍然在上涨，西门内的池塘院有二

尺深的水。

初六日，水势严重威胁着大东门和小东门，水位有五到六

尺。上水门内地势稍高，水约四到五尺。南门水深约五尺，北

门水才到外城门外（北门是内外两道门）。西城门是用土填实

的，虽还无水，但所填之土已出现破缝渗水现象。大东街的商

人都摽了铺板为排以备万一。大东街左右的横东街、红墙根街

均都水深二到三尺，也有部分居民用自家的门板摽排的。净乐

宫门口已水深尺余，只有后营街、北门街、学宫场和净乐宫内

无水。

商业区的南门外南关大街，更为惊心动魄，大街已成为河

道，船只可自由航行。老妻张国粹就是当时被水困于楼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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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街中部校场口），她目睹水情说“：在初五日早上水已进

街，涨得很快，不多时水已进门，我的叔父等人看到情况危险，

急忙将铺板门摽成排用绳拴到房柱上。下午水离楼只一尺多了，

幸在上午已将衣被、箱子搬上了楼，并将干面条拿到楼上。虽

然离水很近，但浆水不能吃，只有用盆接房檐雨水将就做饭。

这时街南头的居民有的坐船到对岸龙口镇，有的坐船到西岗，

有的坐船到北头高楼上。住在南头的表姑、表妹是到我家来逃

水的。南头有些大资本的商号如德源、源丰、德和福、德盛昌

等均有船只停于门前，以备洪水上楼时逃跑。一般商户，只能

做门板摽排的准备。街上所有门板都被利用，满街漂流着木器

等物，人心惶惶，也无人打捞。我们困在楼上的八九个人两天

只吃了两顿面条。初六，斡家隔墙孙姓邻居（儿子孙云霖后是

个教师）的住房矮些，水淹上了楼，房子要塌了，大喊救命。

幸我家楼上山墙上有一窗户，喊他们爬上房脊翻窗过来。他们

刚进我家，自家房屋就倒了。”

事赶的巧，薛家表姑临产，使人更添一分焦急。幸好七日

晚，洪水退了，只有在泥糊上支铺，生了个女孩，取名叫“荒

难（”现为教师已退休了）。

据家住西岗石河庙脚下的族侄媳说：“初五夜，洪水到了我

家，我们跑到山顶上避难。听山顶上的人说，嚣川塘已水深二

三尺了。水退后回来看我家墙上的水印足有半人高。”

离城 华里石板滩的徐老人说：“约在初六的中午，听说

水要涨上来，没等我们午饭吃完，有人在喊，‘水上街了！’出

来一看，水已到了街的北头，很快就涨到了街中间。这时大桥

淹了一大半，小桥已淹完了，但桥南街尚未上水。有幸水到桥

街停止了，第二天水就消了。”

街房丁奎先对我说“：那时草店街曾被淹，因汉江涨水流不出，

水位上升不断。草店北面的草房街已进水一尺多深，河街亦有水。”

花栎树的权老人说“：好几天的大雨，六月六的山洪暴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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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来势凶猛，风雨交加，山崩地裂的，我的房子都被冲走了。”

我家居住县城上水门。当时家父远出，母病故尚停柩堂中，

家中只我一人，请一老人作伴。六月初五日下午，保长和群众

在抢堵上水门城门。保长正喊着居民要大家自觉将家中能堵水

的东西都拿出来堵水。也有人直接到屋里强拿旧棉被套等用来

堵水。晚时将城门堵好了，但城门洞内有一尺多深的水。我家

门前尚无水，我认为不甚要紧，谁知半夜床下泛出水来，淹没

了脚背。我惶恐不安，出了大门，门前水已深约尺余，淹了小

腿（因房屋地基比街要高）。我跟老人顺红墙根街向北走到北门

街他妹家住。初六日，我跟着看水人群一道由北门道上城看水。

上得城来即闻水声隆隆，如同雷鸣。江水翻花大浪，一阵一阵

漂流着树木、杂草、家具等物。北门城外水尚未进城门，离城

门约数尺远。离城不远的陈士美坟已上了水，石人石马已淹了。

我沿着城墙来到上水门城上，看见我家房屋四周已在水中。我

家房子墙脚是用顽石砌的，有四尺高，上半截用土砖砌的，幸

水未淹完墙脚，否则房屋必然倒塌。极目远望均草公路，已成

汪洋泽国。土桥的大炮山、小炮山已成孤岛。看水的人说：山

洪暴发多为夜晚，人尚不知就被洪水冲走。这次水涨得猛，上

游一定走了蛟。有夜间看水的人说：曾在昨夜看风江中有眼如

灯笼的怪物，乘水奔流。初七日晚水消，而且消得很快。初八

日水已落到堤下。我回到家中见卧房水印有一尺多高，母亲灵

柩淹了小半截。幸而床上未上水，卧被还是干的。惟桌下竹箱

子的经书、琴谱、碑帖等均被水泡坏，甚为可惜。

水退后，我到街上看看情况。所有被水淹的街道尽是泥浆，

整理铺商户都在铲除淤泥，清洗、 面。此次涨水城内商户无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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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城外商家损失较为严重。据说大酒商号“源丰”，涨水时

因运酒上楼转入大坛吸了灯花到酒中而引起火灾，楼下是水，

楼上是火。城南头矮平房多有倒塌，我老妻娘家后宅的碾磨房

也已倒塌。

均县当时的县长华文选，当水围城后群众向县长建议祭江

退水（均县有这样的习俗。上水门城上建有杨泗庙，神像是小

孩子。传说以往有一次，也是涨水围了城，县太爷将亲生儿子

投入江中祭了江，江水退了，救了全城人的命，人民感激他，

给他修庙塑像纪念他。解放前香火天天不断，年节敬杨泗的人

很多，尤其是走江河的船民非常敬重。华文选对群众的建议迟

迟不肯答应，有的人被激怒了大声吼叫。县长见水势凶猛，实

无别的办法，只得听从群众意见。初六日备了猪羊香裱，敲锣

打鼓，县长亲自登上南门城墙的魁星楼祭江，行礼毕将猪羊和

县长的衣帽抛入江水中，以表示县长投了江。说也巧，次日雨

停水稳，消得也快。也许是洪峰到了最高峰要回降，或是汉江

下游打了口子的原故。

洪水之后被水淹的农村损失很严重，城市过水的房内很潮

湿。我家在地上垫了几块砖石走路，直到秋天霜风起了，房地

才渐燥。我因常住潮湿屋内，生了疥癣疮。

灾后，当时的政府亦未有拨款、募捐、防病及赈灾等举动。

因事隔年代久远，经访问多人，均只知其片断情况，今将

其整理到一起，记之。

（丁荣先 ）

①丁荣先，现年 岁，解放前曾在均县民众教育馆任职，解放后曾在均县一

中和均县师范任教，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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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襄阳大水亲历记

六月初，连下大雨，汉水暴涨。初五日夜里，

突然有群鼠互相撕咬，闹得整夜不安。次日早晨，

只见桌子上、窗子玻璃上溅了很多鼠血，这是不

祥之兆。

民国 年（ 年，农历 岁，随父亲在樊城乙亥年）我

读书。父亲是私塾教师，学馆设在桂家三房（桂子光家），上半

年由隔壁桂家五房（桂永丰家）管饭。

是年农历六月初，连下大雨，汉水暴涨。初五日（公历

月 日）夜里，突然有群鼠互相撕咬，闹得整夜不安。次日早

晨，只见桌子上、窗子玻璃上溅了很多鼠血，父亲认为这是不

祥之兆。

初六日上午没有下雨。吃午饭时，人们议论纷纷，说河里

水大浪大，很有出岸的可能。饭后，父亲带我和几个同学从后

门出去，登上城墙，只见城壕里的水已经平了岸，迎旭门旧城

门（已封闭多年的废门）口的桥板也已挨着水了。由于水的涨

势缓慢，人们不大担心，有的人还在四平八稳地捞浪柴，根本

没有想到随后到来的灾祸。

我们从城墙上走到矶头，这里濒临大河，河水冲击着矶头

脚下的石块，响声震耳。站在矶头向南向东望去，但见一片汪

洋，茫无边际，巨浪翻滚，真像小山岭一般，令人触目心惊。

这天是星期六，傍晚放学后，我到梯子口去看了一趟，这

时迎旭门、铁匠街都已上了水，有几只小船停在梯子口避浪。

晚饭时，开始下起了大雨，一夜不歇。这些日子里下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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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特点：一是不刮风，二是不打雷。晚饭席上，主人桂永丰

说：“老河口今天发来电报，说是有很高的水头下来，要樊城作

准备。我看不必要，民国 年的大水只平了我家门口的石条，

这次的水不见得更大。”在座的客人詹某是桂永丰的内弟，宜城

县孔家湾人，当过军官，阅历较多。他说：“根据我们宜城县的

经验，今年的这种气候有猛涨大水的可能，最好早作准备，不

可大意。”

临睡前，父亲翻阅了一会《襄阳县志》，查了一下襄阳历年

涨水的记载，然后将房里的东西略加整理，准备逃水灾。

初七日早上天还没亮，突然人声沸腾起来，父亲急忙把我

叫醒，我们开门一看，只见天井院里的水已经平了阶沿石。这

时暴雨还在下泻，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城外灾民的喊救命声。父

亲毫不迟疑，迅速将上十口书箱搬上楼去，我只能拿一些小物

品上楼。桂家三房全家都忙着抢运物品上楼，学徒们气力大些，

首先搬了七麻袋米，然后搬了一个缸灶，又搬了一些木柴，还

弄了一些炊具和瓷碗，解决了吃饭问题。

多间，桂家三房的房屋有 间，楼上我们住的这一片有

都空着，只有两个小仓装有半仓芝麻。父亲把被子放在芝麻上，

占据了一个小仓。主人一家在另一片 间房的楼上，两片房屋

有门相通。

折腾了两三个小时，天大亮了，雨也停了，主人家喊吃饭，

我们这天早饭就在三房吃。水涨得很慢，这时屋里的水只有尺

把深，我们还能坐在凳子上吃饭。饭后把碗一丢就到处乱跑，

我看到地面处处有气泡咕咕嘟嘟向上翻，用脚踏时脚板被气泡

冲得痒酥酥的，觉得有趣。又看到一块门板漂在水面，便坐上

去当船划。回到有地板的教室，我还和平时一样大踏步走，没

想到有的地板被水鼓起来漂跑了，因此跌了一跤，衣服全被水

湿，父亲忙拿了干衣服给我换上。

随后，我忽然想起了隔壁的桂家五房一家不知怎么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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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一人从后门溜出到五房去看看。五房也是人人忙着搬东西

上楼，见了我就喊我去帮忙，我又帮这家拿些家具上楼。突然，

我发觉水涨的速度加快了，心里非常惊慌，赶紧往回跑。穿过

五房的三道院子才出后门，水已挨着我的屁股。进了三房的后

门，水已齐我腰了。三房院子里漂了很多圆木檩，我得一根一

根地翻越，连跌几跤，衣服湿透，又冷又怕，好不容易穿过三

房的三道院子，挣扎到了楼梯口，水已漫过我的胸口。我精疲

力竭，爬不上楼梯。这时人们全都上楼了，父亲在楼梯口已等

得万分焦急，见了我，一把拉住拖上楼去，脱去我的湿衣，将

我按在被子里。

当我上楼的时候，暴雨又下起来了，天气特别冷。桂家三

房的管事先生江光选想起了喝酒可以御寒，忙派学徒杨守正去

找酒坛。杨守正用门板做成木排浮在水上，不料人上去就压翻

了。正在无计可施时，酒坛自己漂到楼梯口来了，这是因为坛

里酒不满，并且酒比水轻的缘故。大家喜出望外，捞上去就用

碗舀着喝。

我在被子里睡了片刻，精神复原，穿上棉袄跑出芝麻仓。

这时雨仍下得很大。忽听得房子上有妇女和小孩的哭声，这是

桂家后门外单家院住的一些小户人家，从房子上逃来，受不住

雨淋而悲惨的啼号。于是楼上的管事先生和学徒喊他们从房子

后坡掀开了两沟瓦，下面用长凳顶掉一根椽子，又靠一个小梯

子，才使得房子上面的二三十个难民都下到了楼上。

过了一会，突然从房子上揭瓦处顺着小梯子又跳下来一个

陌生的青年汉子，一问才知他姓牛，住定中门外汽车站附近。

他们母子二人坐在草房上顺水漂流了数里。单家院子北面一段

城墙被水冲开了十几丈长的一个缺口，他们坐的草房从缺口流

进城里。他爬上了墙，又从房子上来到这里，可他妈却顺水漂

流走了。桂三房主人拿了一条旧毡毯给这个死里逃生的青年披

上，又有人舀了碗酒给他喝。起初他凉得似乎痴呆了，喝酒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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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发暖了，便纵声大哭，不断喊着：“妈呀！你在哪儿呀！”

全楼人为之凄然。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那阵子水涨得特别快，差一点把我

淹死，原来是城墙被水冲破时城外的水向城内灌得很急之故。

水 尺（即 米）深以后，涨速开始慢了，我们教室门涨到

上挂的“樊城同仁私塾”牌子成了“水情标志”，人们不断传

呼：“淹住‘私’字了！”“淹住‘仁’字了！”中午，只剩下

“樊”字，屋内水已有 尺深。据襄阳水文站记载，这天的最高

水位 米。是

水深了，不断听到房屋的倒塌声。街上商户的房屋挨得很

紧，不易倒塌，倒的多是街外独家独户的平民房舍。我在楼上

窗洞里，亲眼看见距我只有几丈远的一座房子倒下去，可能里

面没有人。中午时分，有一次较大的响声，我们那座房屋也有

些震动，这是鹿角门城门上的跨鹤楼塌了。

晌午时分，我们便在楼上用浑浊的水煮稀饭吃。因为缸灶

多人，规定每小，只能一锅又一锅地接着煮。全楼有 天吃两

顿，每顿每人两碗，醋蒜瓣是惟一的下饭菜。吃饭有碗没有筷

子，大家都用当柴烧的木片代筷子。

下午雨停了，人们纷纷顺着小梯子爬上房子，又到晒台上

向四处看。我人小，只有抱住晒台柱子站在栏杆上才能看到城

墙上和城外。

水还没有淹住城垛，城垛上骑着些人，大浪打来还可能被

浪卷走。城外村庄的房子完全淹没了，有些人骑在大树的桠杈

上，不停地发出凄惨的喊声：“划子！救命啊！”这时城外巨浪

滚滚，根本没有船敢冒险去救人。水里漂流的物体不断出现：

草房、柴堆、牛车之类都有，翻滚着的白铁煤油箱也看得见，

只是漂流的人畜看不清楚。

从城墙溃口处流进城的水分头乱窜：一股向财神庙一带西

流，一股从当铺街后面向西南流，一股经东升巷向梯子口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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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顺城墙根东流。流进东升巷的水过了玉皇阁又分一支由迎

旭门老城门旁边的火场（民国 年火灾烧的）折向东南流。这

个分流处住有一家姓杨的，老汉叫杨瑶，卖纸烟兼卖青货（蔬

菜），和我们住的房仅只隔着东升巷。东升巷来的水把他家的墙

冲倒了，他拿一根竹篙站在楼上，见有箱子这类的物件流来，

用篙子轻轻一拨，流来的物件就进入他家。他爱喝酒，看到我

们这边小窗洞有人，他就大声叫喊：“有酒吗？”他要求拿菜换

酒。他在篙子头上绑一个篮子，装了一些茄子、辣椒送过来，

这边用茶壶装酒放在小篮子里递过去，这种患难中换物饶有风

趣。

从小窗口，我看到顺东升巷流来一头猪、一匹马，都爬上

了老城门。老城门是迎旭门的古城门，上无城楼，满是荒草。

猪、马在城门上啃草吃，草吃完了又啃漂来的一床桃秆（高粱）

箔子，两头牲畜居然活下来了。

夜里，人们都不敢放心睡觉，害怕水涨上楼来。半夜，听

到城外有敲铜器声，有人判断这是为了呼救，有人判断这是为

了赶狼。

初八的一天，雨时下时停，水涨得缓慢，浪不大，屋里水

深达 尺。下午，水基本上稳住了。据襄阳水文站记载，本日

米，是的高水位是 历年的最高纪录。这一天，人们不像初

七日那样紧张，都觉得闷倦，白天睡觉的人多，雨停时多爬上

晒台去看看。夜里，雨完全停了。

初九日早上没有下雨，水有消退迹象。早饭后，我又爬上

晒台，那个姓牛的也跟着上去了。他看见不远处一座房子上站

着一个他的邻居，也是水漂来的，他忙问那人看见他妈没有？

那人告诉他，他妈已爬上了福音堂的房子。他很激动，立即从

房子上向那人爬去想找他妈。临走时对我说：“小兄弟，你跟掌

柜的说一声，这条毯子我带走了。”

上午水退得很快， 点钟左右，水只剩两尺深了，人们都有



第 14 页

说不出的高兴，不等水退完都下了楼。我趟着水先到自己的住

点钟左右，天晴了，水房看了一下，又上街看了一会儿。 退

完了。房屋里因有门槛拦住，水流不完，只好用脸盆往外戽，

我边戽水边捉小鱼，颇觉有趣。

水淹后的屋里，墙上、地面、家具上满是黄泥，一时没有

清水冲洗。这种泥似乎含有很浓的胶质，以后用清水冲也难以

洗尽。父亲在墙上挂的字画全看不见墨迹了，我读的四本《诗

经》粘连得像一块砖头一样，床上的白帐子变成了黄帐子，所

有的地面都积有半尺深的稀泥巴，一时无法清除。

下午，父亲带我出去，走了前街、后街、后沟（今定中街）

等处，探望了父亲的好友王永承、罗茂林、赵裕兴等，各家都

尺多平安。据我所看到的，前街的湖南馆附近水较浅，只有 ；

后沟中段 尺左右；其他街多为七八尺深，有的超过水深约

丈。鹿角门街最低，高房子也只剩得屋脊。各街都没有看到倒

的房子，也没有看到淹死的人。街边有时见到剩下的猪皮，可

能是船户丢的。

我和父亲从定中门登上城墙。樊城城墙外层大部分是用三

合土夯筑的，城垛用火砖砌成。这次大水，城墙的外层多处塌

了，土筑部分较厚，多数未坏。城上满是灾民，他们都是城内

低洼处的贫民，他们的房屋有的塌了，有的还泡在水里，无处

栖身，无可奈何，他们不得不露宿城墙。

走到鹿角门（即屏襄门），只见原来耸立在城门上的跨鹤楼

不见了，城门洞塌了三分之二，只剩楼后一堵短围墙和墙后的

过路道，围墙边的一棵老百日红树尚存。父亲向人们询问跨鹤

楼倒塌时是否伤了人，答说在楼塌之前先有一次震动，老道士

将楼内灾民统统赶出去了，所以没有伤人。鹿角门口偏东侧的

地面陷了一个约 平方丈（约 平方米）的洞，深约两三丈，人

们谣传说洞里有个“白蛇精”跟水走了。

城上到处有哭声。在强烈的阳光下，城外居民有的哭着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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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亲人尸体，有的抬着尸体在泥里掩埋。无人认的尸体随处可

见，城墙根处有一张漂来的床，床上一个死者在被子里盖着。

鹿角门以东到财神庙之间是一片低洼地带，渍水很深，水面上

浮着无数尸体，大人小孩都有，有的全家死在一起，手腕上有

绳子连着。财神庙的房子上架着一口漂来的棺材，后来被拍成

照片在《襄阳报》刊登过。财神庙以东到城东北角一带渍水也

很深，这里没有住户，只有从别处漂来的少数死尸。

被水冲开的那个城墙溃口很宽，城外的水还在从溃口处往

城内流，水的冲击力还很强，我们只得走下城墙，从离溃口较

远的浅水处涉水过去。随后我们穿过单家院子回到桂家三房。

初十日早饭后，我和父亲离城回家。出了定中门，又过汽

车站。车站西门口的公路上，有一大片死尸横七竖八地躺着，

殷红的尸水伴着泥里渗出的水缓缓地向路旁沟里流，尸体发出

令人作呕的臭气。白骨庙后的公路边，一棵大树倒下了，树枝

间夹着一具死尸，头还埋在泥里。

走这段路时，有个青年人跟着我们，听口音像是河南省人，

自称是去王家塘看望妹子的。父亲怀疑他是坏人，怕他路上行

劫，紧张地注视着他。走到七里桥，从后面来了族兄卓直文和

他的一个同学，父亲才放下心来。那个陌生人随即离开我们向

西走了。

直文哥在襄阳城内读书，穿着一身白色的学生装。听他说，

涨水时襄阳城六门紧闭，水没进城，但人们坐在城垛间可以洗

脚，情势万分危险。水退后城墙和河堤崩塌多处，要是再涨水

就难以招架了。

我们一行四人过了七里桥，没有按老路走，因韩家洼一带

地势低，路上水深，于是改走邓城、鏖战岗、贾马家才回到卓

家营。

我们卓家营比樊城地势高，村内一般水深两至三尺，有几

家屋里才没到一尺深的水。村民的房屋大多数是土砖墙，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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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幸未伤人。只有东营一个青年因喝醉酒跌倒在村外被淹

死。

我家的房子塌了两间，堂屋的水约有一尺八寸深，墙上的

土砖有三寸被水泡坏，粮食全部被水浸泡了，全家人逃往邓家

冲我外婆家，水退后才回村。

这年蚕豆丰收，水灾过后，几乎家家都吃出了芽的蚕豆，

边吃边晒，发了霉也吃，因此生病的人多。

我和父亲两人花了十几天的工夫整理了塌坏房子的木料、

砖瓦，砌了两条简易的围墙，补了各处被水泡坏的土砖墙。我

天天和砖头打交道，手指磨出血来，随后又病倒了。父亲只好

将我留在家里，他一人去樊城教学。

洪水后的瘟灾很大，死了一些人。除因饥饿致病外，露宿

也是致病的根源。我家附近的卓直兆的房子塌了，天天露宿，

不久病死。邻人卓直义的女婿詹某是施官营的人，也在水后露

宿病死。樊城人露宿者虽然少，但病死的也仍然很多。父亲的

友人王永承（裱画工）、罗茂林（裱画工、画工）、王敬先（塾

师）、谢映堂（塾师）、孙守仁（塾师）等均在此时病故。

我在家病了两个多月，病愈后父亲带我去樊城。这时韩家

洼一带路上还有水，我们只得从张家村后沿沟堤走。堤边还看

到一具死人骨骸，上半身浸在水里，下半身靠在堤旁，是一个

小脚妇女。洪水中，有些人漂流到很远的地方尚能生还。樊城

梯子口码头有个年老的搬运工人，抱着几根椽子漂流到宜城茅

草洲以后讨饭回樊城。还有些人漂流到本县的大旺洲爬上了树

活下来了。

这次大水，有的田地覆盖了一层淤泥，比以前肥沃，有的

田地覆盖了白沙，不能种植。柿子铺东、西各十里内，大片大

片的良田被沙覆盖，尤以柿子铺与施官营之间盖得最多。后来

这一带的农民花了上十年的时间才把土翻上来，把白沙埋下去。

水灾后，政府虽也发放了一些救济粮款，但数量极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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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车薪，无济于事。在我的家乡，每户只领过几升稻谷，只能

做得几顿饭。广大灾民主要靠自己生产（如种荞麦、胡萝卜）

和借贷来度荒。农民虽经洪水无情的折磨，但很少逃荒讨饭的。

秋后，省立襄阳民众教育馆编印的《鄂北民众》第九、十

期合刊中载有这次水灾的调查统计：全县淹没面积 平方公

万人，淹死牲畜里，受淹人口 万头（一说为

万头），全塌房 个保万栋，樊城城内 共淹死屋

头，全人，淹死 塌房屋 栋牲畜 ，冲 栋。其中坏房屋

损失最大的 人， 头，全塌淹死牲畜是第一五八保，淹死

栋房屋 。

这次大水，是襄阳县两三年中最大的一次天灾，它使本县

农村元气大伤，难以复原。两年以后，又遇上抗日战争，使农

村经济更加凋敝，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得以复苏。

（卓坤）

四、草市大水剪影

猛然抬头望见沙市，全镇电灯光明耀如白昼，

想到那电灯光下的葡萄酒杯，陶醉在大饭店的阔

少们迷恋着醇酒与少妇，真令人恨入骨骸。这近

在只咫的灾民，你们在电灯下安住的沙市人们，

都不想法救济么？那时我要是能放毒瓦斯，一定

要将大量的毒瓦斯放出，来毁灭沙市

端午节过后就小病了的我，医生嘱咐要住在空气流通气候

干燥的地方。屋子本是复杂而潮湿的，因病的袭来，当然要想

法解决住的问题。干燥当然楼上较好，空气流通呢！在原有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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